
小时候
年是快乐的概念
柴火灶飘出饭菜的清香
炫耀几毛压岁钱的知足
悄悄把幸福装进行囊
一天天就这么长大了

长大了
年是离开的童年
翻开时光的相册
还是昨天冒着热气的岁月
我在老屋的怀里
老屋在我的心上

工作后

年是乡愁的注脚
走一次童年的路
就想起立在破矮后院墙等我放

学的奶奶
看一眼老屋的廊，父亲的背影就

浮现眼前
星光已透过窗的缝隙
浓浓的思念开始蔓延回乡的路

而如今
年是相逢的象征
借一杯酒抒怀
问候裹着祝语扑面而来
一群有故事的人
说着故事里的事

年情画意诗诗 □冯忠文

库尔勒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这片
充满温情的土地，见证了太多的美好。
我小时候的春节，年味藏在孔雀河的薄
冰里，藏在大巴扎的香馕中，藏在家人围
坐时的欢声笑语里……

而今恰逢马年新春，这座沙漠边缘
的城市早已装扮一新，以浓郁的年味儿
迎接着八方来客。随着乌尉高速全线通
车，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的游客慕名而
来，梨城处处人流如织、热闹非凡。

最热闹的莫过于杜鹃河与劳动公
园。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波光粼粼
的杜鹃河面，数百只白天鹅开始舒展羽
翼，凌波嬉戏。它们早早地从巴音布鲁
克草原飞到这片温润的水域过冬，成为
梨城冬日最动人的生态名片。

漫步河畔，看着这些白色精灵展示
各种优美姿态，看到游客们纷纷举着相
机定格天鹅灵动身影的瞬间，听着他们
赞叹“库尔勒的冬天这么美”，心中的幸
福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岸边的天鹅驿
站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天鹅主题文创
产品，志愿者们穿梭在游客当中，耐心讲
解天鹅的习性、库尔勒的民俗风情，还有
乌尉高速穿越天山的传奇故事。

夜幕降临，年味愈发浓郁。劳动公
园的春节灯会拉开帷幕，成为库尔勒夜
晚最璀璨的风景。各种造型精美、寓意
深远的花灯次第“绽放”，暖黄色的灯光
映照着张张笑脸。天鹅造型的树挂灯饰
倒映在杜鹃河面，随波摇曳，与水中的天
鹅交相辉映，如诗如画。

夜晚的杜鹃河畔，灯光打到地面，
显现出美丽的“天鹅”形状。天鹅主题
斑马线上，蓝白相间的条纹点缀着优
雅的天鹅图案，与河畔的景致、远处的
楼 宇 相 映 成 趣 。 听 到 有 人 连 连 感
叹：“以前哪能想到，库尔勒的天鹅，能
引来这么多远方客人——这都是托了
好政策、好道路的福啊！”

曾经，家乡的年味是内敛的，是家
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馨；如今，梨城
的年味是奔放的，是远方宾客纷至沓
来、共庆新春的热闹，是路通景盛、日
新月异的欢喜。

看着杜鹃河中翩跹的天鹅，看着劳
动公园内璀璨的灯火，看着八方游客脸
上的笑容，我心中满是感慨与憧憬。作
为新时代的建设者，我愿为巴州代言，从
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的辽阔，到罗布人村
寨的旷达；从博斯腾湖的宽广，到塔塔秘
境的静谧，让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能够
被人记住；我还愿为库尔勒代言，它既有
铁门关的豪迈，又有“三河贯通”的柔美；
既有千年丝路的底蕴，又有新时代的朝
气。特别是乌尉高速通车后，不仅激发
了新疆文旅的活力，更串联起南北疆各
族同胞的情谊。一条路带来的，不仅是
心灵的相通，更是人人看得见的幸福。

我爱巴州，我爱梨城，这里是我的
根，这里有我的魂。愿这奔腾的马年，如
乌尉高速般一往无前，愿梨城库尔勒，在
新时代春风的吹拂下，景更美、人更亲、
城更暖。

新年最是梨城美
□李俊杰

迎春 魏腾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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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刚过，丙午马年的蹄声便
已踏破岁寒，穿越天山。我仿佛看
见一匹刚健奔放、高昂奋进的红色
骏马，承载着生机活力驰骋而来。

近日翻看手机，许多迎新的吉
语如春风拂面，在屏幕间流转不
绝。朋友圈里，关于春节的叙写抒
情也是缤纷多彩。钟情笔墨的文
友，早已铺展红笺，开启一年一度
义务书写春联的雅事。乡间舞台
上，“村晚”笙歌正酣；文化大院
里，社火排练的锣声鼓点宛如春
雷隐隐，热闹非凡。这些深深植根
于传统节日的仪式，将渐渐浓郁起
来的年味，酿成一坛岁月的老酒，
越陈越香。

每逢此时，驿动的心便如归
雁，悄然锚定家园的方向。在外奔
波的人，开始了又一轮期盼，希望
早日拥抱那场灯火可亲、笑语盈门
的大团圆。

这些年，我家总习惯将一年的
祈愿凝入联语，再请熟识的本土书
法家朋友书写春联。待到除夕清
晨，与家人一同张贴朱红的对联与

“福”字，就是给予家园最温暖而隆
重的礼赞。此刻，门楣上铺展的何
止是丹纸墨迹，在亲人心中，那更是
拂去旧尘、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绵长
期盼，是薪火相传的祝愿与新生。

这些具体而细碎的片段，终将
沉淀为生命年轮里那抹温柔而笃
定的印记。

无论多么匆忙，过年总要蒸上
几笼独具风味的馒头：香甜绵密的
红豆包，形如花朵、莹白嵌枣的枣
花馍，松软醇香、层层翻浪的大花
卷。再用慢火卤上一锅牛肉、鸡
爪、豆腐干……香气从厨房漫出，
散发着岁月静好、人间安稳的气
息，让人真切地感觉到，这一年的
光阴始终是蒸蒸日上的。

大年除夕，一席热气腾腾的团
圆饭，吃出的不仅是丰足，更是绵
长的温情与归属感。团圆，让孤单
的“我”融合为完整的“我们”，也让
每一颗漂泊的心，顺利抵达安详宁
静的港湾。

除夕守岁，一家老少开心地围
坐灯下。往事与憧憬在此刻交织，
我们回望旧年里那些起伏的皱褶
与微光，也絮语新岁的计划与期
盼。想到在这一时刻，千家万户都
有人同守长夜、共候钟声，在岁末
的寂静中默许美好的心愿，就仿佛
触摸到一种跨越山河的共庆、一
份古今同欢的祥和。

春节期间，也可以选择一段
清静的时光，安然地陪伴家人。
暂别手机屏幕，捧读一本闲书；或
与父亲对弈一局，陪母亲摘菜烹
羹。这看似寻常相伴的时辰，恰
是新年里最深情、最暖心的告
白。在暖意融融的午后，还可以
陪家人一起出门散步，到公园里
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共享和谐
乐章。

就这样，我们用一整年的思念
与期盼，酿就这几日团聚的甜蜜。
祖祖辈辈以共同的文化守望，传承
这场赓续千年的民俗盛宴，在热闹
与静好之间，安享那一缕热气腾
腾、永不断炊的年味。

□郑梅玲

热气腾腾的年味 春晚情愫
□杨铁军

不知不觉间，春晚这个词，已经陪
伴了我 40多个年头。换言之，我是和
春晚一起“长大”的。

每年除夕夜，看中央电视台的春
节联欢晚会，是我和家人们的头等大
事。特别是 1983年春晚最让我难忘。
因为那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看春晚。

那年我 13岁。彼时，因为家里没
有电视机，我和妹妹只能跑到邻居“五
子”家，凝视着那台只有12英寸的黑白
电视机，津津有味地看央视春晚。

在我的印象中，那年的春晚舞台
设计十分质朴、简陋，摆设一点也不花
哨，甚至还有点儿土。演播大厅也没
那么气派，容不下太多的观众。虽然
现场像极了“茶话会”，不够洋气，但相
声、歌曲、舞蹈、戏曲、魔术、小品等节
目一样不缺，让人大呼过瘾。

春晚结束时，已是凌晨时分。我和
妹妹从“五子”家走出来，开心地在雪中
奔跑、玩耍。回家后，我依然毫无倦意，
沉浸在春晚的快乐中，不能自拔。

就是从那一年起，我家过年，除了在
除夕晚上吃饺子，又多了一项内容——
看春晚。这对我来说，成了精神上的

“刚需”。
央视春晚年年办、年年新，一路走

来，越办越有气场，越办人气越旺，不
仅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年夜饭”，更演
变成了全球华人过年的狂欢活动。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一年年长
大，从贫穷、稚嫩的青涩少年，成长为一
位标准的中年大叔，在遥远的新疆兵团
参加工作。但不论身居何处，每逢过
年，我必然甘当“铁粉”，与春晚相伴。

这么多年来，我家不仅买了 32寸
的彩色电视机，还买了计算机、手机和
平板电脑，看春晚的方式发生着巨
变。我通过这些先进的电子设备，在
网上看央视春晚，也看兵团的春晚，看
河南老家的春晚，感觉十分过瘾。

更过瘾的是，我所在昆仑山下、大
漠南缘的团场，每年都要办“家门口”
的春晚。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这些
年，我一口气创作了快板、情景剧、小
品、三句半等 20多部剧本。然后找一
批干部职工当演员，把作品搬上舞台。

有一年，我写了三句半剧本《等等
我》。整场晚会节目演到中途，指导员
突然发话，让我和副连长上台表演这
个三句半！闻听此言，事前毫无准备
的我傻傻地呆在原地，两眼发直，最后
还是奉命行事。我和仨伙伴（其中一
名是女性）走上舞台，每个人头上都扎
起了羊角辫儿，涂上了胭脂，抹上了口
红。这般打扮，非但没把观众吓倒，还
赢得了满堂彩。

今年，团场照例又举办春晚。舞台
上，表演了我写的情景剧《明天会更
好》。末了，演员们穿着艳丽的演出服，
面带微笑，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福——

“一祝大家：
满面春风，虎虎生风，风生水起，风

调雨顺；
二祝大家：
一马当先，龙马精神，扬鞭策马，马

到成功！
横批：马上发财！
全场观众听了，立刻报以热烈的掌

声，齐声喊“好”！
其实，他们压根儿不知道，那副春

联是我写的。不过，演出已经结束，现
在，我可以公开这个“秘密”了。


